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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們都會說
――黃色書刊

　　其實許多孩子的生活經驗有限，理解黃色笑話的能耐也有限，

她們講黃色笑話卻並不一定懂黃色笑話，黃色笑話不過是孩子一

生之中所講的無數笑話之一而已，因此也會隨著她生活中所有的

笑話在時間中淡忘。

　　可是如果此時成人表現出極端強烈的憤怒反應，甚至責罵孩

子，那反而會製造孩子的恥辱，也同時加強黃色笑話禁忌的吸引

力，使孩子覺得講黃色笑話有特別的意義，有特別的效果。他們

以後想要複製那種引人注目或惹人生氣的效果時，便會講起黃色

笑話來，這恐怕更不是那些焦慮的成人所樂見的。相較之下，淡

化情緒或者不以為意，恐怕是比較明智的反應方式。事實上，就

是因為大家都對黃色笑話表現出曖昧的、想笑又不好意思、或者

暴怒生氣的反應，才使得黃色笑話凝聚了那麼大的魔力。

　　當然，以眼下社會文化和媒體影像的催熟效應，有些兒童可能

已經懂了黃色笑話的意義——不過，那不是也很好嗎？我們不是一

向就特別呵護和鼓勵早熟成熟的孩子，好讓他們更上層樓嗎？那些

在智力上表現傑出早熟的孩子（像珠算心算速度過人、智商特高、

在發明競賽中得獎等等）不但得到表揚，還可以享受特別待遇，跳

級升學或得到獎賞。可是另外還有一些早熟的孩子（她們很小就會

學校舉辦兒童講笑話比賽，
不料有兒童以唱作俱佳的黃色笑話參賽，
我們裁判是笑好，還是不笑好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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寫動人的情書或幻想的故事、很早就開始愛情和身體的探試、從小

就伶牙利嘴的挑戰父母老師的權威統治等等），她們就受到各方的

打壓責備，好像她們越過了什麼不該干犯的界限似的。可見得成人

對早熟成熟的孩子是有差別待遇的，只喜歡那些乖乖光耀門楣的孩

子，卻排擠那些企圖分享成人情慾特權的孩子。

　　成人沒想通的是：早熟成熟，早知道人生的真相，早認識語言

文化的操作，才會幫助孩子有力量抗拒周圍世界的敵意和利用呢！

　　讓我們面對一個事實：即使對成人而言，在這麼高度壓抑的

社會中，講講黃色笑話恐怕也是很重要的情緒出路——要不然，

我們從何解釋大家聆聽或傳播黃色笑話時的興奮？面對這種局勢，

我們要努力的其實不是憂心忡忡的要大家自制，要大家拒講或拒

聽黃色笑話，要大家為

自己的愛講或愛聽而羞

愧自責，而是鼓勵愛講

的人更進一步培養講黃

色笑話的氣質和技巧，

也就是研究怎麼樣講得

好，講得妙，講得有深

度有趣味，而且知道什

麼時候和什麼人說什麼

樣的黃色笑話。

　　這就好像台灣的言論市場的發展一樣。政治壓迫那麼多年，連

在非正式場合講講反政府言論都成為一件很爽的事，而且話愈粗就

愈爽。但是也因為沒有很好的發展空間，文化語言的資源很單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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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一開始有廣播節目開放民眾隨意叩應的時候，那種粗鄙粗糙也

充分流露無遺。

　　好在我們並不沒有因此而禁絕非主流的廣播空間；相反的，

我們給它支援的空間，好用更多的言論自由和示範比較，去鼓勵

大家在叩應中提升並深化言論層次和水準。現在大家再聽叩應節

目時，就會覺得已經發展出一定的遊戲規則，叩應的人也開始練

習運用理性溫和的語言來對話互動，這就是在自由中調教出來的

自主和自制。

　　和政治壓迫的效應一樣，長久以來的性壓迫也使得談性或者

說黃色笑話的空間很小，情慾方面的資源和流通十分有限，水準

和認識都很粗糙。大家雖然說得多，但不一定說得妙，說得有韻

味，可是黃色笑話又在禁忌中凝聚了極大的吸引力。現在好不容

易有愈來愈多的人敢說敢傳黃色笑話，連孩子們都開始自在的表

演說黃色笑話，我們正需要開創更多的自在空間，提供更友善的

反應，挖掘更多的文學範例，來鼓勵黃色笑話水準的提升。

　　大家應該有以下這個反省：黃色笑話從來不是一個簡單的現

象，對它的評價總是糾葛在現有的成見中。

　　和任何言論一樣，有些人說的時候是很明顯的充滿惡意，可

是也有另外一些人只是好玩助興，提供朋友之間娛樂而已。要是

一竿子打翻一條船的視所有的黃色笑話為敵意的表現，恐怕就是

反應過度了。

　　另外，同一個笑話由不同的人來說，結果就可能不同：馬英九

說黃色笑話，和台北橋下的臨時工說黃色笑話，聽眾的反應和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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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就不太一樣，顯然我們對人的歧視也會影響到黃色笑話可能引發

的反應和評價。

　　更值得思考的是，對性話題過分緊張，往往造成虛偽——許

多人在正式場合聽到黃色笑話時，正經八百的譴責，但是在家裡

或朋友之間的時候卻興致盎然的複述—— 顯然這裡牽涉到了很複

雜的社會因素：人並不是任何時候都那麼道貌岸然。

　　有人認為多數的黃色笑話有性別歧視的傾向，會讓聽到的女

人不安不爽，因此應該消除這一類的笑話。這個問題也很複雜，

就好像叩應節目中常出現反對政府政策或者批評特定政客的政治

言論，也令很多人不安不爽。但是，難道我們就因此不准他們說

了嗎？與其立法禁止那些令我們不安不爽的東西出現──大家都

知道它們是禁不了的，禁止也沒用，搞不好反而使人因禁忌的愉

悅而特別愛說黃色笑話──倒不如分析一下我們的文化是如何調

教女人，過度保護女人，以致於她們那麼容易不安不爽，一聽到

黃色笑話就落入無力反擊的地步，還會心靈受傷，難怪許多女人

在日常生活中無力面對更大的挑戰和侵犯。

　　這當然不是說縱容或鼓勵有性別歧視的黃色笑話惡意出現，但

是立法禁止，只會強化黃色笑話的殺傷力，增加黃色笑話的吸引

力；事實上，比較有建設性的做法，恐怕是讓更多的女人練習在遭

遇黃色笑話時面不改色，甚至還會對惡意的黃色笑話加以迎頭痛

擊，或是四兩撥千斤的讓可能的侵略消弭於無形。這樣的女人（像

藝人羅璧玲、朱慧珍，或是我們看不順眼的霸王花青少女）實在是

我們的女英雄，她們面對黃色笑話時的自在，是值得學習、值得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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揚的。我們聽到這種女人說黃色笑話時，也應該多加鼓勵讚揚，而

不是訓斥她們要自我檢點。

　　心懷焦慮的人擔心：要是這麼一來，所有的小孩都開始講黃

色笑話，社會不是會墮落了嗎？

　　其實，愈是性禁忌的社會，大家就會愈喜歡講性禁忌——挑

戰禁忌會有那種踰越的快感嘛！所以，只要我們的社會總是把性

當成禁忌，只要成人緊緊看守語言世界，禁止小孩說黃色笑話，

那就一定會有孩子在黃色笑話中得到極大的樂趣。有人愛說，還

有人愛聽呢！

　　不過，話說回來，沒有什麼事情是人人都有興趣做的。連炒

股票、吃夜市、穿漂亮衣服、和家人團聚、到陽明山看花、做總

統等等，都不是人人有興趣做的事情。就算電子雞風行的年代也

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愛養的，怎麼會人人都喜歡說黃色笑話呢？別

用這種全面的假設性說法來嚇唬人了吧！很可能成人還在為孩子

講的黃色笑話憂心忡忡時，她們已經興沖沖去玩別的東西了。

　　黃色笑話只是人類使用語言的「一種」方式而已，過分憂心

的人與其單一的禁制這種語言，以致於強化它的吸引力，倒不如

用平常心去提升這種語言的藝術性，淡化它的負面影響力呢！（何

春蕤）


